
达拉特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知名杂文作家鲁德重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逝世。

鲁德重先生先后在我旗从事教育、宣传、文化等工作。他出版杂文集三部，分
别为《野潮集》《风骨篇》《管窥录》。鲁老生前关心社会文明进步，关注文化繁荣，
关怀青年人才成长，为繁荣达拉特旗文学艺术事业作了大量有益工作。鄂尔多斯
市文化界文人志士纷纷写下怀念文章深切悼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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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8 点 54
分，副群主达家于准达文化群恸发噩耗，达拉
特杂文大家鲁德重老先生仙逝。惊悉噩耗，我
心里万分悲痛，一头栽于沙发不禁泪流满面。

先生是中国的杂文大师，德重人厚，人皆
敬之。在我眼里，先生的杂文，在达拉特，乃至
整个鄂尔多斯市，仅此一人堪称雄霸文坛一
点不为过，因为先生的文笔犀利，总能戳到痛
处，不留情面，说起伊克昭盟写杂文的鲁德重
先生无人不晓无人能及。

记得 1985 年 1 月 4 日，我在民中就读高
中，接到了文化局的邀请函，参加了达拉特文
化馆召开的第一界文代会。会场除了达拉特
文学、书法等艺术界各路豪杰集聚，还有三个
稚嫩的高中生隐匿其中，秦根基，储建军，还
有我，我那时学名叫乔霜诗。我们那天怀着崇
敬的心情认识了先生，因为他姓鲁，和鲁迅一
姓，又写杂文闻名伊克昭盟，那一脸的严峻如
鲁迅一般让人肃然起敬，且他的一篇杂文《人
怕出名猪怕壮》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挥之
不去。尤其民间相传先生大门口的春节对联
是摘录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子牛”一诗，更是让我们十分敬重。

此后时不时要投稿于响沙报，又隔三差
五的拿着文稿和文友们去拜访先生，先生时
任达拉特教育局局长，他谦虚和蔼，不拿架
子，他耐心指出文章里的不足并不失时机地

鼓励着，他的幽默睿智与深刻给我们留下了
至深的念想，现场气氛总被他渲染得异常生
动活泼。

先生爱干净，身为局长也要做家务，我们
看到他扫地收拾家清洗水杯，他把家收拾得
清清爽爽，一尘不染。他喜欢养花草，我们看
到窗台上，或者被阳光温柔地照着的地下有
好几盆翠绿的文竹立在那儿。文竹翠绿轻柔，
它除了象征着永恒的爱情，但我更相信文竹
与文化修养有关，与高雅与高贵的人品有关。
因此先生绝对是有着淡雅、高洁、永恒、廉洁
自律的文竹品格。他在我心中的地位用文字
无以比拟。

高考落榜后，我成了待业青年，垂头丧气
中瞒着家人悄悄报了函授大学，准备悄悄拿
下函大文凭。但先生是教育局局长，旗里各路
教育动态都在他的掌握中，当他说一定不要
放弃，争取把函授大学读出来时，我那时的确
下定决心要完成函授大学所有课程。

后来我还是任性地放弃了函大学业，因
为我觉得原本作为秘密的函大已经不是秘
密。事实证明，放弃函大是我一生最愚蠢的行
为，1991 年，凡是有函大文凭的临时教师都给
转正了，而我才想起先生的先见之明。性格古
板也许是我有生带来的，扫兴中我开始进入
各大酒店打工，直到在吕根觅老总驰名达拉
特的“新潮艺苑”打工时遇到赴宴的先生，他

深感意外，我如实说了自己待业的情况，于是
先生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可是黄风雾气
的我很是任性，我说，鲁老师，编织厂这工作
不体面，我咋会编箩头编篮子呢。先生说，工
作没有体面不体面一说，每个人的成功都是
从干一行爱一行做起的。也许我没有明白先
生的良苦用心，推辞了这份工作。后来我结婚
后客居准格尔，和先生再也没有了联系，但我
依旧笔耕不辍。

2017 年秋天我回故乡给同学搭礼，郭世
乐先生闻悉以群主皆文友的至高情谊高规格
地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出书赞助了 5000
元。他邀请了达拉特文学圈颇有名望的作家
们前来赴宴，其中有内蒙古天河文化传媒公
司的总裁李丰茂先生，作家高湛明先生、王忠
厚先生、刘飞老师等十几位文友，但我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郭世乐先生惊动了鲁德重先生，
在黑洞洞的夜晚他赶了过来。先生近乎八十
高龄，能赶到现场让我终生难忘这份情谊。与
先生 27 年后相逢真想喜极而泣，他的身材依
然魁梧挺拔，脸庞依然严峻冷傲，但声音一如
当年生动而磁性。

那天，我举杯走向先生，万语千言不知从
何说起。

那天，是我回故乡最感温馨的一次，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先生能够为我而来。

先生，文界无江湖，您一路走好。

先 生 ，一 路 走 好
乔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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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也很荣幸
参加鲁德重先生 《杂
文 创 作 60 年 座 谈
会》，众所周知，德高
望重的文学前辈鲁德
重先生，是我旗文学
艺术界的重量级代表
人物，几十年来鲁老
既当领导又搞文学创
作，同时还关注着我
旗文学艺术事业的发
展和一大批文学爱好
者的成长。今天我们
在此座谈鲁老的杂文
艺术成就，我作为鲁
老杂文的忠实读者和
三部杂文集出版的见
证者，谈一点感受，第
一部是 《野潮集》，和
我旗 1998 年出 版的
一套三本《响沙文集》
同时出版，即一套就
成了四本（我在宣传
部参与校对稿件）。第
二部 《风骨篇》（在文
化局），其中第三部杂
文集 《管窥录》（在文
联），是伴随着 2009
年岁末的钟声，由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这是我旗文
学 艺 术 界 的 又 一 盛
事，也是我旗建设文
化大旗的又一优秀成
果，也使我旗当年文
学创作出版书籍达到
12 本，而且这本杂文
集《管窥录》出版，再
一次丰富了我旗文学
创作体裁的多样性，
进一步彰显了我旗不

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具有门类齐全的创
作人才队伍。在《管窥录》的首发式上，我还是主
持人。
大家都知道，鲁德重先生在我旗是老领导、老文
人。当领导，足迹踏遍了宣传文教系统；当文人，
笔耕不辍，从不间断。不仅自己写，而且还在关注
鼓励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写；我就是其中之一，
鲁德重先生是我的老领导，领导了多少年鲁老并
不认识我，他是局长，我是一般教师，我们的认识
是从“文”开始的，前些年由于工作和爱好的关系
，经常涂抹些“豆腐块”，也往往被打印成铅字，见
诸报端，而鲁老平时注意研究报刊，日积月累，在
他的脑海中就有我这么个名字。在一次关于某作
品的研讨会上我们相遇了，他才将名字和真人联
系在了一起，寒暄后，他谈到了我的《晋中访古》、
《昭君坟沉思》、《海南揽胜》等几篇“作文”，鼓励
我好好写，特别是散文，基础较好，当时面对文人
云集的环境，我显得比较胆怯，但是时隔不久鲁
老就给我的第一本书《黄河浪花》写了《一草一木
总关情》的书评。到文联后，我们的交往就更频繁
了，经常坐在一起促膝交谈，探讨我旗文学艺术
事业该怎么搞？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在哪
里？他见地深刻的设想和打算让我受益匪浅，他
思路清晰、措施得法、谈吐犀利，举止文雅，消除
了我对他的拘束。

鲁老在散文、杂文、诗歌、文艺评论等的写作
中，硕果累累，尤为擅长杂文，而且功力不凡，成
就卓著。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唱响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的时代，往往在一篇杂文问世后，势必会引
来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和争论，甚至有的人还要对
号入座，说不定还会给作者找点麻烦，但是鲁德
重先生就是这样矢志不移，坚持创作杂文几十
年。杂文就是这样，它是离政治最近的一种文体，
如果杂文不谈政治那就等于自动缴械投降。而鲁
德重先生，他的杂文也不可能与政治脱节，直接

的或间接的涉足这一领域，直接也好、间接也罢，
他的杂文很有骨气，观点鲜明、敢于直言、直抒胸
臆、爱憎分明、行文流畅、文如其人、壮怀激烈、犀
利尖刻，这些是鲁老杂文的特点。读后顿感轻松
愉快、如释负重、酣畅淋漓，无论是读《野潮集》

《风骨篇》，还是《管窥录》，总的感觉是先生一如
既往地为大众立言，替百姓说话，以一个有良知
的知识分子和敏锐的社会人士去记录、剖析、褒
贬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切。

综观鲁德重先生的杂文集，选材非常广泛，
通过短小的篇幅、点滴的感受、片段的思想、独到
的观察。大到世界（联合国）、小到地方（树林召），
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新闻时事、奇谈趣闻、皆可
为文，其显著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第一：文艺性和说理性的有机结合。
有人说杂文是论说文，其实它是文学体裁之

一。杂文的文艺性表现在它是反映现实的，又表
现在它是有形象的。如书中的《从刘姥姥探监说

‘红楼’》、《草菅人命当何罪》等等，这些杂文里的
文艺性和说理性就达到了有机的结合。

第二，辩证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统一。
鲁德重先生的杂文论辩色彩较重，铁嘴铜

牙，通过严密的论证，说得你心服口服。但是光论
辩也不行，那样会枯燥乏味，适当的来点小抒情。
板着面孔训人，人家往往不爱听，有时还会陷入
僵局，此时也要来点小抒情，人家就会亲近你，觉
得杂文这东西也不全是“黑包公”，也不乏“待月
西厢”之温情，既然是文学的，打情骂俏借题发挥
也是免不了的，抒情性是吸引读者的有效手段。
像鲁老的杂文 《蛙鸣与鸡叫》、《民工的眼泪》等
等。即使是鲁迅这样的杂文大家，在“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同时，也不乏有“引起疗救者注意”
的温情。恨得深就是爱的切，真有点“打是亲来骂
是爱”的意思，如《可怜可怜孩子们》、《官场智慧》
等。

第三，歌颂真善美与揭露假恶丑同在。
现在对杂文有种误解，好像只有揭露和批判

才是杂文。殊不知还有歌颂真善美的职能。因为
杂文要反映社会的本质，真善美就代表了社会的
本质。《你好，树林召》等篇目就是弘扬正气，歌颂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树立典型，歌颂“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廉政建设新风尚
的。由于假恶丑不代表社会的本质，才需要杂文
家去揭露和批判。从这一点看，杂文是帮忙不添
乱的武器，使用的好，就能真正发挥其文学艺术
的作用，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总揽鲁老的大部分
杂文，不难发现这些杂文从不同的角度或切入点
入手，就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刨根
究底，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指明努力的
方向，让读者受到深刻的教育。

为鲁德重先生祝福（两篇）
七律·鲁老杂文创作
60 年有感(新韵)

满堂文友忆情浓，
贺语争传赞鲁翁。
风骨篇佳鞭腐败，
野潮集萃刺贪陵。
替民请命书胸臆，
济世为怀守品行。
管窥录绝愚丑像，
檄文三卷称奇雄。

注:《野潮集》《风骨篇》《管窥录》为鲁翁杂文
三部曲。

座谈会随吟

鲁翁康健创作兴，
德望为师聚友情。
重彩浓阴为百姓，
轻描淡墨自吞声。
野潮文库寒风凛，
风骨篇章义愤平。
赏鉴品评多鼓励，
文坛指点更繁荣。

心痛，有时会像水一样，是慢慢蔓延的。
直到今天，鲁老出殡了，这种痛感才铺天盖
地。

几天前，正在熙熙攘攘中，为人世间不得
不应对的各种俗事忙碌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高湛明老兄来电：“鲁老病重……”

我的心一沉。
据上次看望鲁老已过去半年有余了。中

间一直在关注着鲁老的病情，每当听到别人
说他虽然行动有碍，但仍然腰背挺直时，就想
以鲁老异于常人的意志，也许这一回也会像
多年前他患癌一样，与肿瘤君和谐相处，逃过
一劫。

没想到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乐观。
连夜订了花。第二天一早，湛明老兄、建

光主席和我匆匆来到人民医院肿瘤科。
病房异常安静，只听到正在昏睡的鲁老

沉重而急迫的呼吸，他平躺在病床上，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没有一丝的杂乱。

湛明老兄和建光主席小声与陪护鲁老的
亲人交谈，我的眼睛紧盯着鲁老,只见正在昏
睡的皮肤蜡黄、浮肿的鲁老好像有第六感，突
然睁开了眼睛，我们赶紧聚集到了鲁老的床
前，湛明老兄拉住了鲁老的手，我听见鲁老轻
唤了一声：“湛明…”

没想到此刻鲁老的意识仍然非常清晰。
“身体真的不行了，已经吃不下饭了……”

他声音微弱但吐字清楚。冷峻的语气一如既
往。

建光主席马上告诉鲁老，他一直关注的
响沙文学艺术奖，马上要落地开会的事，鲁老
气息奄奄，但仍然用近尽气力说:“我参加不了
(作协活动)，你们好好干。”

至此，鲁老已发不出声音，又昏睡了过
去，我们坐在床沿，束手无策。又过几分钟，他
又醒来，抬起一只手，我们注意到他是想喝
水，马上把吸管送到他的嘴边，但他此时已虚
弱得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

人人都知道，有生必有死。
但我们仍然觉得不能相信，无法接受:鲁

老这样的人，无论何时遇见都是高大威仪，满
含力量，连他的文字，也状如刀锋，而和他交
流你都能感觉到他的力量能够传导给你……

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最后竞连喝水的
力气都没有了呢？

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天的到来，我
们必须面对这生死永诀的悲凉时刻。

退出病房，天地黯然，我机械地打开车门
儿，启动、行驶……一条老街的街景在车窗两
边缓缓流动，而我的眼前却是一帧又一帧与
鲁老过往的点点滴滴:

20 年前，鲁老手握一沓稿件，气宇轩昂走
进报社编辑部，我们低矮阴暗的编辑部马上
亮了，刚刚到报社不久的我，面对盛名的鲁老
敬畏有加，然而文学这座桥梁，让年龄相差近
半个世纪的我们，跨越鸿沟，聊了很久。

之后见到鲁老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是在
文学活动中，我能感觉到，鲁老对文学的执

念，远超常人。他不但自己创作，还关心着每
一个人的创作。每一回都问我创作近况，我出
书，他还手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与鞭策俱在。

2015 年，鲁老郑重地找我谈话，说达拉特
能探上中国作协入会条件的目前大概只有我
一人。他希望我提入会申请，并嘱咐我认真对
待，因为他认为，加入中国作协，不光是一个
人，也是一个地区的荣耀，代表一个地区的文
学水平。

从来没有这个想法的我，在鲁老的催促
下提交了繁杂的申请，没有通过。又过了两
年，我又有所积累，鲁老再次催促，而我觉得
自己身处偏远的最基层，又与外界接触甚少，
希望渺茫，但因为是鲁老的意志，就又申报了
一回，没想到竟通过了！

知道我入中国作协后，感觉鲁老比我还
高兴，那一晚他连喝了好几杯，但又不动声色
言简意赅地告诫我：一定要努力超越小我，走
到大我的境界中……

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为了我，鲁老还
两次去宣传部找相关领导，希望能让我从日
常繁重的工作中脱身出来，给我一个相对宽
松的文学创作环境……

而对我，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这就是鲁老。
这一年，我上了文研班、读了鲁院，见了

许多声名显赫的文坛大人物，阅尽千帆，再回
头审视，我发现，自己的意识中，大家的模样，
仍是鲁老这样的。

大 家 的 模 样
翟冬梅

9 月 26 日，我在“准达文化群”里看到
有网友发的帖子，说是鲁德重先生仙逝了。
于是，我很悲痛。想哭，但是没有吼出来。

今天早晨，我和达旗作家翟冬梅联系，
本意是问她参加不一个另外的婚礼？她说是
这几天要安排鲁老的追思会。我很欣慰，的
确，鲁老是一个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人。他这
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达旗以及伊
盟的文学史上的精品空白。

鲁叔
我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大家有一个

不约而同的称呼，那就是鲁老是———杂文
家。

其实，鲁老不只是我们达旗的。就他的
文章质量来说，他属于鄂尔多斯、内蒙古和
全中国。

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一个人如果是生活
在一个小县城，那么你就是再有才华，也只
能算是一个县一级的作家和名人、明蛋。

贺叔和鲁老是老朋友了。
鲁叔无论是从行动和理论上来说，他都

是我的父辈，或者是父亲。由于鲁叔和我生
活的不在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大多数时间是
不太熟悉的。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事，只是记
得他来东胜、临河和呼市经常来我们家，和
父亲有叨拉不完的话。

给我感觉鲁叔这人性格直爽，与现代社
会那种附和格格不入。我记得父亲去世后，

他来家里看望母亲。期间具体叨拉什么？我
想不起来了。大意是针对现在的社会风气
说，父亲没有教会他腐败。

鲁叔把父亲当做他的老领导、恩人和知
己，而父亲这人一辈子把知识分子当做自己
的财富。父亲在达旗工作期间，把几乎所有
的知识分子围在了自己名下，这些人在父亲
生前和去世后，依然与我们家族有联系。这
让我们受益和感恩不小。

鲁叔是文学界的大家，更是杂文大家。
我记得那一年，张秉毅和高福庭写了一部很
糟糕的电视剧《走西口》剧本，我去树林召参
加了那次研讨会。记得贺老（贺政民）和鲁叔

（鲁德重）参加了。也就是那次的研讨会，贺
老把我介绍给鲁老。贺老对鲁老说：“德重，
这是杜部长家的三三。”父亲曾经担任过达
拉特旗旗委宣传部部长。那个时候，鲁老已
经不认识我了，结果站起来和我这个小辈握
手。表现出了一种对父亲的敬仰。于是，我和
贺叔、鲁叔汇报了我们家里的情况。他们听
后说，要是你爸爸现在还在就好了。

鲁叔是一个耿直的人，就如同的这部杂
文集《风骨篇》一样。他没有当过太大的官
儿，就如同他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芝麻官。但
是，鲁叔在达旗，在伊盟永远也是一个知名
人士。

鲁叔生存的环境有点儿太小了，我一直
在想，他若是生活在东胜、呼市和北京，他就

是这些地方的著名杂文家和写家。可他由于
生活在了树林召，他就是人们所说的“我旗
著名的杂文家”。对此，我不认可。鲁叔，其实
就是我们国家的杂文大家。不妨你们好好看
看他的文章！

那一年，鲁叔来呼市看望父亲，我记得
是母亲给做的莜面。我那时候刚调来呼市。
离得远远地看着他和父亲这老弟兄俩，他们
都是说的达旗的事和老事。我那时候甚也不
醒（省）的，也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父亲不
喝酒，但是一定要给朋友满酒。

我觉得鲁叔这人除了大学 （其实是中
专）毕业后来到树林召，踏踏实实的把一生献
给了达旗，更主要的是把才华也献给了我们
达旗和伊盟。他的杂文无论是在达旗和鄂尔
多斯、内蒙古，以及中国，都是属于顶级的。

有时，我甚至觉得，作为杂文大家的鲁
叔生活在达旗和鄂尔多斯有点委屈。可鲁叔
一直就是这样地执着。鲁叔，在我看来你其
实就是我的父亲和长辈。这是因为他的人格
决定的。

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艰
难和困苦，但是当你经历后，一切都迎刃而
解。困难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其
实，我觉得，只要你和鲁叔相识，一切都可以
理解了。

鲁叔，一路走好！喜欢你的文章、文风和
人格。

鲁 叔 走 了 ！
杜洪涛

忽闻噩耗泪沾身，
天妒师长驾鹤巡。
三卷杂文诛世弊，
一身傲骨显清淳。

德高总为学识富，
望重皆因理意真。
生性坚刚成典范，
光明磊落树精神。

七律·痛悼鲁德重先生
周晨曦

［注］三卷杂文：即鲁德重先生所著《野潮集》、《风骨篇》、《管窥录》


